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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效峰

周末，难得的休息时间，于是
参加了某户外俱乐部组织的卧龙谷
一日游，一大早就出发了。

卧龙谷位于嵩县境内，地处伏
牛山腹地，西与“人间仙境”的白
云山相邻，东与“中原独秀”的木
札岭一山之隔，属国家 AAA 级景
区。此次前往，主要是奔着看红叶
去的，一路上大家兴致很高，向往
着那秀丽如画的“豫西山水画廊”。

车一下高速就在狭窄崎岖的山
路蜿蜒，沿着山间盘旋缠绕，前面
的山路刚上峰巅，身后的小道已沉
没在谷底，路边的万丈深渊和悬崖
峭壁不时地引得大家的惊恐，手不
由自主地抓紧了座椅的扶手。窗外
山岚氤氲，远处的山峰朦胧缥缈、
若隐若现。

进入景区，沿着依山傍溪的山
路拾阶而上，一路风光景致在眼前
次第展开，让人一下就融入了卧龙
谷的秋色中，触目而及是满山火
红、金黄、橘黄、墨绿——色彩斑
斓，缤纷妖娆。“我看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景区内林木茂
盛，植被葱郁，各种各样的树木品
类繁杂，叫人徒恨植物知识的贫

乏，无边的树木渲染着这如诗如画
的秋色。当你身临其境去领略这漫
山秋叶的绚烂之美时，不觉中自己
已醉了。再往上走，山势逐渐陡峭
起来，不觉中已是汗涔涔，于是便
停下来歇歇脚，呼吸呼吸新鲜空
气。卧龙谷是天然氧吧，这里的森
林覆盖率95%以上。站在开阔的岩石
边，举目望去，参差的群峰间，满
沟满壑的秋色真是妙不可言，那些
千差万别的树叶，在山风中摇曳、
婉荡；不同颜色、形态的叶子，彼
此簇拥、掩映着，和谐地融合在一
起。而在这诸多的颜色之中，红叶
是主宰。“霜叶红于二月花”。经过
白露的滋养、寒露的浸润以及霜降

的催化，秋叶艳红，热烈而不娇
柔，深稳中透着喜气，这一处处绚
丽的火红，醉了眼、醉了心。于
是，走到一株叫不上名字的红叶树
边，借一树红叶留个影，心也明
快，人也妩媚，单是一张纯美的红
叶照，就让我愉悦无比。

在观赏山谷红叶的同时，也细
细欣赏了溪流、瀑布、潭水。这里
的山溪虽小，淙淙细流泻于卵石之
上，湍急冲荡，悬空如练，倒也有
些气势。瀑布落下的地方都有潭
水，碧绿清澈，游鱼可数。

卧龙谷，山体为花岗岩石，石
壁光滑，重岩叠嶂，峭壁陡立，尽
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当我们终于
登上最高峰，远处绵绵群峰起伏跳
跃，如瀚海波涛，汹涌澎湃，远处
白云薄雾如练如纱，缓移轻飘，隐
山锁峰，真正领略了那“一览众山
小”“山高人为峰”的意境。站在山
顶，放眼远望，身在天上的感觉顿
时盈满每个细胞。不由胸怀壮阔起
来，禁不住放声大吼。久居城市的
我们抛开生活的烦恼，远离尘世的
喧嚣，能有机会来到这造化钟神秀
的山野里，体验大自然的秀丽，感
受秋韵秋味，实在是一种人生的享
受。

红叶逸趣

□刘新华

“一切是从那 本 英 语 书 开 始
的 。 那 书 中 的 男 孩 叫 Li Lei，女
孩 叫 Han Meimei， 还 有 Jim Lily
和 Lucy、 Kate Lin Tao 和 Uncle
Wang，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Polly它
到处飞……”

偶 然 听 到 这 首 《李 雷 和 韩 梅
梅》，瞬间时空变迁，青春倒流。

1994 年，我在县里的一所中学
上学。那时学校的大门朝南，操场
的东北角有一棵高大挺拔的大槐
树。每当体育课自由活动的时候，
我和好友就会坐在大槐树下，望着
远方出神，想象着世界的另一端会
是什么样子。有时也会看一眼奔跑
的男生以及天空一闪而过的飞鸟。

提起青春，每个人的回忆里都
有一个自己的主角。英语课本里的
李雷和韩梅梅是那个年代的记忆。

初中时代，男女同桌，和小学
不同的是，桌上的三八线不知什么
时候被抹去了，代替它的是邻桌的
善意，有时是一包瓜子，有时是一
颗糖果。

我的同桌是一个古灵精怪的男
孩子，瘦瘦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
副黑框眼镜。上课时他不是看小说
就是睡觉，阳光透过窗子照在桌上
的时间很长，有时阴影打在他脸
上，甚至可以看到他细细的汗毛泛
着光。让我佩服至极的是，不管老
师什么时候提问，他都能回答出
来，我曾一度怀疑他的智商比我们
要高出好多倍。

邻桌是个超级爱美的小男生，
皮肤白净，眉清目秀，像个女孩
子。头发总是梳得油光可鉴，上课
拿一面小镜子，趁老师不注意的时
候，用课本挡着，对着镜子望呀
望，还用手抓头发，头颅顺着手势
往后一扬一扬的，那神态、那架
势，颇有明星范儿。

后 桌 是 一 个 能 歌 善 舞 的 小 女
生，她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记得
她最喜欢唱孟庭苇的 《风中有朵雨
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
朵雨做的云，云的心里全都是雨，
滴滴全都是你……”

她哼歌时闭着眼睛，长长的睫
毛轻轻颤动，满脸陶醉，好像她自
己也变成了那朵洁白的云儿。

那时家长、老师最忌讳的话题
就是“早恋”。在学校，哪个男生和
哪个女生多说了几句话，哪个男生
送了女生一个笔记本或者生日贺
卡，抑或哪个男生多看了哪个女生
几眼，家长老师眼神中就充满警
惕，同时也会成为同学们私下讨论
的话题和脸红心跳的秘密。

在我们的青春里，还有一个最
容易被忽略的角色，那就是老师。
我们会在很久以后，偶尔想起那个
在课堂上满脸疲惫、声音嘶哑的
人，是他们把陪同家人的时间都给
了我们。率真严厉的张老师、青春
动感的马老师、温柔可亲的陈老

师、乐观幽默的贺老师……他们用
不同的方式爱着我们。而当时年少
轻狂的我们，桀骜不驯，会埋怨老
师的题海战术，生气时把书摔得噼
啪作响，在不喜欢的课堂上偷偷地
画小人，会恶狠狠地想，等中考之
后，一定把缺失的睡眠补回来，睡
他个天昏地暗、地老天荒……

不觉间已站在 30 岁的尾巴上，
才惊觉青春已如一列永不返程的火
车，在生命中呼啸而过，再也没有
机会穿上校服在操场酣畅淋漓地踢
场球了，再也没有可能下晚自习后
和好朋友一起头抵着头说悄悄话
了，再也没有为某个喜欢的男生偷
偷写诗的冲动了……

“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哪
一段说的谁和谁，偶尔还能细细回
味，书中他们的喜与悲，书外身后
的是与非，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
起长大的小暧昧……”

《李雷和韩梅梅》这首歌依然在
耳边回荡。据说学校后来改造，大
门从南改成北，那棵高大的槐树也
不知所踪。据说当年的张老师前往
市里一所学校当校长了；马老师和
陈老师也调去另一所中学；而乐观
幽默的贺老师却因为突发心肌梗
塞，再也见不到他了……

据说当年那个古灵精怪的男生
后来考上西安一所大学，现在有了
一份不错的工作；那个爱臭美的男
生当了兵，后来回到家乡当了老
板；那个爱唱歌的女孩开了自己的
服装店……

时光变迁，李雷和韩梅梅的故
事也许还在中学里继续演绎，但长
大后，在夜深人静时，我们偶尔会
想起有一个叫李雷或者韩梅梅的同
学在我的世界路过，还有那只会说
话的鹦鹉，名字叫作Polly。

还记得李雷和韩梅梅吗

□杨爱民

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百无聊
赖地翻看斯特林堡的《疯人辩护
词》——一部自传性质的、控诉
前妻“罪恶”的长篇纪实作品，
忽然，手机“嗡嗡”响起来。

“哪位？”
“我啊，听不出来了？”耳机

里传来一个陌生的女声。
“真听不出来，直接说吧！”

我歉意道。
“仔细想想，还想不起来

吗？”对方笑着逗我。
“呵呵，忘了。”我也冲着手

机傻笑。
“我，瑞玲呀。”
“哦，听出来了。我们……

多少年没见了？”我眼前浮现出
一张圆圆的、甜甜的脸，眼睛弯
弯的，小巧的鼻子下面嘴也是弯
弯的，给人总在微笑的印象。

“20年啦！你忙不忙？见面
聊聊吧。”期待的语气。

“好的。”我毫不犹豫地说，
“你定个时间，我没问题。”

瑞玲是我的初中同学，初三
时转来我们班上。那时，我家离
学校远，一路上全是农田，一个
人步行，没有同路的伙伴。瑞玲
家在我们厂区右邻的村子里，她
转来后，我上学终于有了同伴。
她大我两岁，见人就笑，和总是
板着一张脸的我形成鲜明对照。
我只有她一个朋友，而所有人都
喜欢围绕在她身边。事实上，我
很少主动去找她，我们单独相处
时，性格随和的她一向按我的意
思办，我说干什么、去哪儿玩
儿，她从不反对。

见面那天天气晴朗，电话里
约定了碰头时间与地点。尽管已
经是儿童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了，
她依然是弯弯的眉眼弯弯的嘴，
笑眯眯的模样，身材和少女时也
没多大变化。见了我，她连说几
个“好”，没有预想中激动的拥
抱，我们的眼神飞快地对视一
下，给彼此一个微笑，一时间似
乎都有点手足无措。

坐定后，她打量我片刻，又
说“好”。我问她指什么，她笑
了：“变化不大，就是好。”我点
头表示赞同，她还是那种干练朴
实的风格。

她先打破了沉默：“我们是
真正的青梅竹马，和后来的同学
也好同事也好，再也没有咱们在
一起时的热情与默契。”

是啊，是啊。就是那种感
觉。我附和着。她的话题迅速转
到了她的工作，自己的现状以及
取得的成就，其中多次提到她丈
夫的名字，听得出，她和丈夫感
情很好，琴瑟和谐。期间，她接
了几个工作电话，有下属请示问
题的，多是病人咨询药的用法用
量，以及出现新症状不知如何应

对的事。每次接通电话她都像变
成了坐诊的大夫，似乎忘记了我
这个曾经青梅竹马的闺蜜。

她好不容易挂了电话，看出
来不会掩饰情绪的我满脸不悦，
忙找话题道：“当初你们都怕
羞，只有我毫不犹豫地报考助产
士这个专业，你知道为啥？”我
忘了刚才被冷落的不满，目光急
切地注视着她。她接着说：“7
岁那年我经历过一件终生难忘的
事，让我立志一定要当医生！”
接着她讲起了旧事。那时她刚上
小学一年级，有一天正上着课被
大姐从教室里拉出来，直奔县医
院。到了病房就看到父亲直挺挺
地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母
亲哥哥姐姐弟弟都围着床大哭。
当时谁也不知道体壮如牛的父亲
为啥突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忽
然，一位伏在父亲身上听心音的
医生闻到父亲身上有农药味。是
不是农药中毒？一旁啼哭的母亲
立刻说：“昨天菜地刚打了农
药。”医生立刻按农药中毒来治
疗，最后她父亲脱离了危险。

“父亲醒来后第一个就叫我的名
字：玲，不怕，爸只是到阎王爷
那儿逛了一圈，又回来了。直到
这时，我才‘哇’地哭出声来，
这是我到医院后第一次哭出来。”

“那时我心里对白衣天使充
满了敬仰和崇拜，暗下决心，长
大了一定要成为这样的人，把生
命从死神手里夺回来，还给他们
的亲人！”我被她发自肺腑的话
语感动了，想：刚才她接电话时
我对她的不满太不应该了。对每
个病人都那么有耐心，这得需要
对自己的职业爱到何种程度啊！

我忽然发觉，自己和这个
20 年未曾谋面的少年伙伴的距
离一瞬间就消逝了，仿佛我们一
直在一起，仍是那两个骑着自行
车在乡村小路并肩前行的少女。

短信提示音打破了我们短暂
的沉默。“医院有病人出现异
常，我得过去处理。亲爱的，真
是 抱 歉 啊 ！ 咱 们 下 周 再 约 好
吗？”她歉意地看着我。

望着这个学生时代的闺蜜匆
匆离去的背影，忽然有种感觉，
我们都重新回到了少女时代。

闺蜜瑞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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